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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赛伯朋克是新兴的科幻小说门类，而年轻的科幻作家杨平是我国赛伯朋克的代表作家之一。在杨平的小说
《ＭＵＤ—黑客事件》中，作家通过网络世界对现实世界所造成的冲击和淆乱，对前者进行了有力的消解，实现了对现实世界的
回归，同时也是在更深层次上对人性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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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伯朋克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新兴的科幻
小说门类。“赛伯朋克”（Ｃｙｂｅｒｐｕｎｋ）一词，是“控
制论”（ｃｙｂｅｒ）与“反文化人士”（ｐｕｎｋ）的合成词，
它以计算机或信息技术为主题，通常围绕黑客、人

工智能等情节，展开关于社会秩序受到破坏的文学

叙事，借以对人类生活的现存文化价值进行嘲弄和

反讽。在西方科幻界，出现了诸如美国科幻作家威

廉·吉布森和布鲁斯·斯特灵等著名的赛伯朋克

作家。中国的赛伯朋克起步较晚，但方兴未艾，发

展很快，已经有了一批才华横溢的作家和优秀作

品，年轻的科幻作家杨平就是其中较为出色的

一员。

杨平，１９７３年６月生于北京，１９９２年考取南京
大学天文学系天体物理专业。大学毕业后，杨平曾

经从事过多种职业：１９９６年，担任清华大学计算机
系ＣＯＭＰＡＱ培训中心教员；２００１年，进入天时北方

５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４－０５
基金项目：中国科普研究所“百年中国科幻精品赏析”项目（２０１２ＫＰＳ１０）
作者简介：高亚斌（１９７３－），男，甘肃静宁人，兰州交通大学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王卫英（１９７１－），女，甘肃陇南人，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二站博士后（中国科学研究所在站博士后），
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科普创作理论及科幻小说。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５年第５期（总第１０６期）

（北京）软件公司，担任培训部经理；２００３年，受聘
于《中国计算机报》杂志社，担任记者和编辑；２００６
年，担任《中国国家天文》杂志的执行主编，同年底

离职。如此复杂的职场经历无疑使杨平获得了丰

富的人生阅历，也培养了他在不同领域内的专业技

能，所有这些，都成为他日后进行科幻小说创作的

重要储备，不断激发和维系着他充沛的艺术想象力

和创作灵感，使他在科幻小说创作上游刃有余。

杨平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起开始科幻小说的创
作。１９９６年，他在《科幻世界》杂志上发表了科幻
小说《为了凋谢的花》，此后，他又相继发表了《裂

变的木偶》《两极》《深度下潜》《千年虫》《ＭＵＤ—
创世纪》等多篇作品。杨平早期的科幻小说，主要

关注的是传统科幻小说中习见的宇宙行星、外星文

明以及人类的存在等主题，后来，他的创作重心转

移到网络小说题材上来，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写作路

向和艺术风格，并且获得了广泛的好评：《为了凋谢

的花》获得１９９６年度银河奖三等奖，《ＭＵＤ—黑客
事件》荣获 １９９８年度第 １０届银河奖二等奖。目
前，杨平已发表／出版有中篇科幻小说《如影随形》
（《电脑教育报》１９９９年７—８月连载）、长篇科幻小
说《冰星纪事》［１］，以及短篇小说集《火星！火

星！》［２］等，成为新生代科幻小说作家群中的有生力

量，尤其成为中国赛伯朋克的代表性人物。

　　一　赛伯朋克的兴起

随着科学的发展，电脑和计算机技术日益进入

人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多的人沉浸在网络世界

里，据统计，仅在２００４年，中国大陆正式运营的网
络游戏就有１６４款，而在我国８７００万网民中，上网
娱乐的就占了３４．５％，［３］可以说，各种各样的网络
游戏、网络交际方式和网络场景，成为他们日常生

活的重要内容。网络极大地改变了人们传统的生

活方式、思维特点和行为习惯，对许多人来说，网络

世界所提供的虚拟世界也许比现实世界更加真实

和可靠，它正在从一个层面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

式，构筑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在这样的时代语境

下，网络题材必然进入文学，成为文学作品尤其是

科幻小说所要着力表现的重要题材之一。事实也

正是如此。当前，与世界科幻小说的发展同步，我

国科幻小说的创作也呈现出微小化、朋克化和奇幻

化的发展趋势，标志着我国科幻小说在自身的理论

建构上，已经逐步发展成熟起来了。

科幻小说是近代以来从西方引入的新文体，而

赛伯朋克也是源于西方，它在中国的落地生根是在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１９９６年，星河在《科幻世界》上发
表科幻小说《决斗在网络》（《科幻世界》１９９６年第
３期），开创了中国网络题材科幻小说的先河，并一
举获得当年科幻小说“银河奖”特等奖，在科幻界产

生了较大影响。此后，相关题材的科幻小说开始大

量涌现，仅在１９９９年，《科幻世界》杂志中就有近一
半的作品涉及网络，出现了宋宜昌、刘继安的《网络

帝国》、吴岩的《生死第六天》、星河的《带心灵去约

会》等著名的网络题材科幻作品，而杨平的

《ＭＵＤ－黑客事件》即为其中的优秀作品之一。这
类科幻小说的特点，就是首次把网络题材引入科幻

小说，开拓了科幻小说新的表现领域，而且从读者

接受的角度来说，这种网络题材科幻小说的兴起，

也迎合了当时日益兴盛的网络文化热潮，为科幻小

说的发展开拓了更为广阔的艺术空间，赢得了更为

庞大的读者群，这在科幻文学的发展历程上，无疑

是一件意义深远的大事。

赛伯朋克的重要主题之一，就是围绕电脑黑客

展开的叙事。如果把包罗万象的网络世界比做一

个庞大的机密库的话，那么，这些黑客就像经验丰

富的冒险家一样，乐此不疲地穿梭其间，他们无疑

是网络世界中的一种异己力量，窥视、打探、盗窃机

密和散布病毒，在对网络世界造成破坏的同时，也

迫使人们提防网络系统可能出现的漏洞。因此，在

赛伯朋克的世界里，出现了系统的创造者和进行系

统攻击的黑客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角色，存在着建构

和解构两个相互矛盾的过程，这就使得网络世界形

同一个风谲云诡的江湖，里面充满了善恶、正邪等

对立势力之间的较量。《ＭＵＤ－黑客事件》就是围
绕着黑客对系统的入侵展开的，作家对电脑技术和

网络世界是熟稔的，里面有许多属于技术细节的东

西。小说中提到的 ＭＵＤ（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ＵｓｅｒＤｏｍａｉｎ）游
戏，是一种多用户之间联线的虚拟空间游戏，自

１９９２年进入我国之后，很快就吸引了大量的游戏用
户。为了系统的安全和玩家的利益，当时，ＭＵＤ的
玩家们还发布了一份网络宣言：“我们，世界上的

ＭＵＤ玩家，为了构建一个完美的数据库，宣布联合
起来，并保证对于任何有能力的人都能得到 ｋｉｌｌ命
令的使用权力。而且在网络死掉之前提供一个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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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的ＭＵＤ，还要提高提示出现的频率，而且保证我
们还有我们的后代有一个安全的站点可以连线。

为此，我们宣布并确立这个《真实世界的虚拟城邦

宪法》。”杨平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文化现象，通过

《ＭＵＤ—创世纪》等一系列科幻小说，构建了一个
ＭＵＤ的虚拟世界，实现着自己对于未来电脑科技
乃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种种想象。

《ＭＵＤ－黑客事件》讲的是一次黑客攻击ＭＵＤ
世界的事件：一个叫做“口条”的家伙，骗“我”（小

说中的星猩）进入一个预谋好了的游戏网址，使

“我”失足坠入太空而“谋杀”了我，之后，他便盗用

了“我”的用户帐号，以“我”———一个初级实习巫

师的身份，进入ＭＵＤ的管理阶层，利用“我”在系统
权限文件中留下的下载记录，侵入了更多高级巫师

的注册账号，直到进入ＭＵＤ的高级管理阶层，导致
该系统的核心机密泄露，最终使存在了许多年的

ＭＵＤ被迫关闭，无数热衷于此的网民顿时失去了
一方精神的家园，变得失魂落魄、无所归依。

在通向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道路上，必然面临

着许多未知的不确定因素，对潜在隐患的敏锐觉

察，以防患于未然，可能具有比科技的发展进步本

身更为重大深远的意义。正是出于这一创作理念，

在《ＭＵＤ—黑客事件》里，杨平试图通过网络虚拟
世界作为镜像，来凸显人们在这一过程中真实的末

日体验，这就使得小说具有了终极价值追问的意

义。联系在上一个千年快要结束、新的千年来临之

际，在新闻媒体上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千年虫”的问

题，这篇小说确实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二　在真实与虚拟之间

自从网络进入人们的生活以后，关于虚拟和真

实的问题就一直影响和困扰着人们。我们可以看

到，网络以非常逼真的形式，模拟着人们日常生活

与行为的方式，构建着人们的存在，它形同一片梦

想的土壤和虚拟的乌托邦，实现着人们对平凡人生

和庸常现实的某种超越。在赛伯朋克的世界里，电

脑和人脑可以相互对接，人们可以在现实世界与网

络世界之间无羁地穿梭，这种无限自由、亦真亦幻

的状态，正好为人们超越现实、穿越时空的想象力

提供了充分的艺术表达空间，极大地推进了科幻小

说的发展。

这种情形，在小说《ＭＵＤ—黑客事件》中也得

到了体现。小说中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却又相互

联系的世界：真实的现实世界与虚拟的网络世界。

ＭＵＤ是一个高度仿真的虚拟社区，它几乎包罗万
象，拥有从广场到商店、从街道到居室的各种生活

场景，这里充斥着从天神和各级巫师到普通人群的

各类社会角色，进行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与我

们身处的现实生活几乎毫无二致，堪称现实世界的

一种映射。在这里，无论是人们社会活动的方式，

还是人们的生命情感甚至商业社会的种种特征，都

是无比真实的，正如小说作者所言：“在（网络世

界）这里，我们有与外面的世界不同的生活，不同的

人生，不同的历史。外面世界有的一切这里都有，

他们凭什么判断那个世界是真实的，而这个是虚拟

的。”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对真实的现实世界造成了

冲击和消解，使人们淆乱了网络世界与现实生活的

界限。

ＭＵＤ世界的真实之处，还在于它有着作为主
体的人的全身心的投入与参与。可以说，网络世界

的确是虚拟的，但由于有了真实的人的参与，它便

具有了现实世界的某种特征。从这一角度来说，网

络世界本身是亦真亦幻、真假莫辨的，是一种虚实

相生的“虚拟实境”，如小说中的牧师所说的：“数

据！信息！这些是什么？是无聊的消费品吗？是

可有可无的吗？不！现在，在我们生活的时代，这

些已成了生活必需品，成了和食物、饮水、房屋、衣

服一样的必需品！一个人没有信息是无法生存下

去的，正如他不能离开空气！”正因为这样，所以当

人们不得不面对 ＭＵＤ世界的覆灭时，他们所表现
出来的精神危机和信仰恐慌才无比真实。

在《ＭＵＤ—黑客事件》里，这种真实与虚拟淆
乱的情形，还通过一些具体的细节体现出来。比

如，作家在小说中这样写道：

深夜，隐隐有凉意。我用手搓了搓脸，收拾好

电脑，关上台灯，站起来走到另一间屋子。这里只

有一张床和一张桌子，墙上贴着印花墙纸。我向前

走了几步，又改了主意，返身来到厕所，进门的时候

差点儿被一块剥落的墙皮砸着。镜中是一张形容

枯槁的脸。液体下落的弧线非常优美。冲了马桶

看水流。我估摸了一下感觉，趴在马桶边缘吐起

来，直到再吐不出什么。泪眼模糊。世界在旋转。

我漱了漱口，回到卧室，盯着床发了会呆，慢慢爬上

去。她背对我躺着，已经睡着了。她不像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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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里是真彩色。我放弃了想起她是谁的努力，

伸出双臂从后面抱住她，听着她轻柔的呼吸，把头

埋在她的发间。

她的身体光滑柔软，充满芳香。［４］

我们可以看到，在小说中，网络世界的虚拟情

景显得无比清晰和真实，相反，在小说中作为家的

存在形式的“屋子”，以及与主人公再亲密不过的

“她”（爱人），反而变得模糊不清和暧昧不明，明显

地从前台淡化出去，退居幕后，只是不时地显山露

水一下，犹如网络世界的一个模糊背景。直到网络

世界彻底瓦解之后，它才开始无比真实生动地呈现

了出来；

我们默然无语，相互凝视。她的目光越来越柔

和，最后粲然一笑，坐在我身边：“好吧，我们看看

街景。”

她把头靠在我肩上，散发出诱人的温暖气息。

我伸出一只手搂住她：“我以前怎么没发现外面的

世界这么美？”［５］

通过这类颇有意味的叙述，小说形象地揭示

出：由于对网络世界的依赖，人们已经疏远了现实

生活，呈现出一种文化和心理上的病象，用小说中

的话说就是所谓的“ＭＵＤ综合征”。这里就关涉到
许多科幻小说的一个共同主题，即科技的发展对人

类自身产生异化的问题，可以说，在 ＭＵＤ的世界
里，人们也不同程度地被异化了，无论是网络世界

的建构者，还是作为破坏者的黑客，他们都企图用

虚拟的网络世界代替纷繁丰富的现实世界，结果都

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虚拟世界的悲剧性人物甚至牺

牲品。可以说，网络一方面为人们找到了一种诗意

的栖居，但在另一方面，网络却又销蚀消解着人的

存在，这是无数网民们的一个困惑，也是网络世界

中一个难以克服的悖论。

　　三　颠覆与回归

作为一部网络题材的小说，《ＭＵＤ—黑客事
件》对网络世界进行了颠覆性的叙事。小说中的

“我”寄居于网络，几乎与现实世界产生了完全的隔

绝，仿佛一旦离开网络根本就无法生存。但当

ＭＵＤ无可挽回地走向末日时，“我”却并没有在精
神上彻底坍塌，相反，这一事件反而促成了“我”对

现实世界的重新发现，这便从根本上宣告了对网络

虚拟世界的颠覆。可见，游戏毕竟只是游戏，而真

正的生活具有远比游戏更为鲜活、更为多彩的内

容，这就对网络世界的存在予以了有力的消解。

由于对ＭＵＤ网络世界大肆铺张的叙写，导致
了现实世界的愈益淡化。在小说中，作为爱情尤其

是家庭伦理象征的“她”成为了一个影子般的存在，

竟然“不像是真的”，直到 ＭＵＤ系统关闭，而“我”
的复仇行动又宣告破产之后，“她”的存在才变得清

晰起来，“我”也才感受到了“她”的身体“散发出诱

人的温暖气息”。这种对“她”身体存在的感知与

确认，在象征的意义上，也就是对现实生活的认同

和对传统伦理的回归，并且，在更深的层次上，这更

是对人性的复归。在这一回归的过程中，现实世界

与虚拟世界终于发生了根本的逆转，现实的世界变

得明朗起来，网络世界遭到了无情的解构和颠覆。

这种对网络世界的颠覆，还体现在对于复仇事

件的处理方式上。在小说结尾，“我”满怀着复仇的

悲壮热情，走出终日盘踞其中的房子，来到久已生

疏的现实世界。这时，在网络世界显得优裕从容的

“我”，在现实中却显得异常蹩脚：

我不断给自己打气，使劲按下电梯的键，但什

么也没发生。是不是需要先找到什么钥匙？我四

处瞧着，马上就笑起来。这是真实世界，没有固定

规则的。这时我才发现电梯已经坏了，门上贴着告

示。“见鬼！”我骂了一声，向楼梯走去。

灯坏了。我看着黑洞洞的楼道，心里直发怵。

这里边不会是太空吧？……［５］

这种在网络世界中所表现出来的干练和在现

实生活中的无能，形成了一种反讽的效果，这在很

大程度上对网络虚拟世界造成了颠覆。

网络世界里的“我”被“谋杀”了，我决意向“谋

杀”我的黑客复仇。但当“我”费力地穿越表征着

现实生活的种种场景，终于找到那个不可一世的黑

客时，才发现他竟然局促在一个龌龊简陋的环境

里：一扇发出刺耳的吱吱声的栅栏门、破旧不堪的

楼梯、地上睡着乞丐的楼道……而他所居住的房间

呢：“地上胡乱丢着纸片、脏衣服，窗户都被层层的

窗帘遮住。”这样的情形，同栖居在卧室里只有“一

张床和一张桌子”的“破落的房间”，厕所墙壁剥

落，“进门的时候差点儿被一块剥落的墙皮砸着”的

“我”的窘迫处境何其相似……原来，这些在网络世

界里驰骋纵横无所羁绊的“瘾君子”，其现实的生存

境况居然如此不堪！这时，“我”已经把枪口对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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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后脑，眼看由虚拟世界引发的一场冲突就要变

成现实世界的血腥事件，就在这一瞬间，“我”却又

在近乎悲伤的情绪中放弃了复仇的行动，在毫不知

情的黑客背后收起了枪机，直到“独自站在楼道里

的时候，我才哭出声来”。“我”之所以放弃复仇而

且“哭出声来”，也许是因为“我”从黑客的身上也

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卑微、孤独、对自己的现状无能

为力……而落寞到只剩下了陶醉于网络世界虚幻

的喜乐，这就使“我”对他产生了惺惺相惜甚至同病

相怜的悲悯情感；也许还因为在某种意义上，黑客

们苦心孤诣所要破坏的网络世界，与真实的现实世

界相比，是没有太大的意义可言的（所以在这时，连

沉浸于胜利的音乐声中的黑客也发出了一声既含

着同情又深感无聊的叹息）。从这个角度来看，黑

客在网络世界里充满智慧谋略而又游刃有余的技

术手段，就变得滑稽可笑了，这正像小说中提到的

毛毛虫，即使它体内的器官在半透明的皮肤下显得

无比精细，也只不过是一种微不足道的雕虫小技罢

了。原本，作者由复仇行动掀起了小说的一个高

潮，而这个高潮，却以复仇行动的取消作为收束，小

说叙事由此显示出强大的张力。

在当下，由于网络游戏的风行，致使许多社会

人群尤其是青少年沉迷于此，流连忘返，荒废时日，

贻误学业，更有甚者，还有的人在网络中迷失了本

性，走上犯罪的道路，由此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乃

至人生悲剧。尤其是小说中提到的大学生群体，他

们在网络中沉迷流连，“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今

大学生的精神缺失”［６］。杨平的这篇小说创作于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其时网络游戏还没有大规模流行，
因网络所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也还并不尖锐，但作

家已经深谋远虑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并通过血肉丰

满的文学形象诉诸笔墨，体现了一个作家的远见卓

识和敏锐直觉，这也是小说的现实意义所在。

在杨平的《ＭＵＤ—创世纪》等多篇科幻小说
中，都出现了神的形象，它代表一种精神力量，一种

信仰，甚至是超自然的力量，但在《ＭＵＤ—黑客事
件》中，神或者上帝都没有出现，也没有任何英雄的

出现，在人们的信仰坍塌之际，他们只有依靠自身

的醒悟和对网络世界的超越，才能实现对自己的拯

救，这在很大程度上同样也是对网络世界的一种

颠覆。

另外，小说还关涉到现代人的身份、隐私和信

仰，乃至日常伦理和人性等问题。网络黑客的入

侵，不仅侵犯了网民们的个人隐私，导致了“我”的

身份丧失，被放逐出自己拥有的虚拟世界，成为网

络世界中一个失去身份、幽灵般的可疑存在。在这

一过程中，“我”如同一个迷失了自我的游魂，一直

处于寻求身份的焦虑之中，这种情形，跟身处现代

社会的涡流而在身份迷失、角色混乱中挣扎的现代

人没有两样。身份问题是困扰现代人的一个重要

问题，而杨平在他的赛伯朋克小说里，对这一问题

也展开了自己的思考。

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小说《ＭＵＤ—黑客事件》
是关于人类存在的一个寓言，寄托着作家的存在之

思。人之存在是历来思想家们永恒思索的一个哲

学命题，我国自古就有庄周梦蝶的故事，有南柯梦、

黄粱梦之类的故事，在这类故事中，人之存在的真

实性时时受到追问和考量。可以说，在现时代的文

化语境中，赛伯朋克之类的科幻小说又把这一问题

以另一种形式提了出来，从而在一个新的层面上引

发人们对于人之存在的新思考，这也许正是赛伯朋

克的文学价值和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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